
职场故事

佘艳艳是众多工艺员中的优秀代
表，19岁就进入千金药业，在一线的多
个岗位得到了历练。她用强烈的责任
心、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钻研精神
为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功成必定有我

有一次，公司下达了某个颗粒剂的
含量研究任务。时间紧、任务急，又跨车
间，大家一点头绪都没有，她自告奋勇
接下了任务！

“要想又快又准，必须把课前准备
做到极致，做到骨子里”。她从公司档案
室里调出以往的历史研究等资料，把数
据与当前的大生产进行比对分析，预判
问题可能产生的关键节点。随后，立即
召集生产车间、工艺、质量相关人员一
起开会，运用工艺团队的力量，迅速排
查出几个关键工序，再制定试验方案，
分步实施。

这期间，程序较为复杂：从各关键
工序分别取样、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
行计算分析，拿出试验报告……她也遇
到了不少问题，例如当时的车间没有小
试仪器设施，也没有符合试验要求的饮
片，都要她自己想办法；小试阶段人手
不够，从配料、提取、过滤、送检，都是她
一个人负责。但是，她凭着一股韧劲，

“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最终圆满完成
任务。

结果，这次小试经验成功运用到了
大生产，又一次刷新了该产品的品质。
时任生产设备部总经理谭小迅也对她
大加赞赏，称其工艺验证的组织方式堪
为工艺、设备专业的模板。

坚持做到最好

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佘艳艳练就了
对质量的强把控力和高度的敏感性。她
总是强调：“质量控制的关键是人，把控
好人才能把控好工艺，才能保障产品质
量。”相对来说，专业的、熟练的员工队
伍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更为稳定。在
佘艳艳看来，除了亲自全程跟进，新员
工培训也非常重要！2019 年，糖浆剂和
酒剂线是由新成立的制剂综合班负责
生产，为此，她就开展了新员工培训二
十多人次。

产品质量的现场把控很重要。佘艳
艳无论多忙，每天都坚持走动式管理。每
一个生产岗位，她都会像扫描仪一样仔
细观察，及时发现问题，提醒相关人员。

据统计，她所在的综合车间生产的
舒筋风湿酒、史国公药酒和灵芝糖浆 3
个成品，已连续三年一次性检验合格率
100%，该车间复产的养阴清肺糖浆成品
一次性合格率也是 100%。

态度决定一切

产品注册工艺体现在工艺规程上，
而工艺规程会细化到批记录上。批记录
必须放在生产现场，既要让员工真实、
及时、准确记录应该记录的内容、不遗
漏数据，又要方便填写、不因重复记录
数据而浪费时间。批记录管理的繁杂
性，常常令工艺员头疼。然而，佘艳艳从
未有过半点敷衍。每次批记录初步设计
完成后，她都会先请生产设备部和质量
部审核把关，然后组织演练，再向班员
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再执行。

为了做好养阴清肺糖浆的批记录设
计，反复修订了 8次才定稿，期间她再三
研究了工艺规程，调阅了多年前的批记
录电子版和批记录纸质版。起草、演练、
修改、审批，这一趟流程下来，已是不易，
日常生产中还有 200来种记录全由她一
人管理，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工作中，同事们填写批记录时如果
发现哪种记录设计得还不够好，都愿意
向佘艳艳反馈，她也总是非常乐意与大
家一起探讨、沟通，只要是正确意见，她
一定虚心接受，不怕给自己找累。她还
经常会在工艺月度会上提出自己独到
的建议或意见，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
训也乐意与大家分享。仅 2019 年，她一
人就顺利完成批记录设计更新 99份！

这就是佘艳艳，身处平凡岗位，却
二十年如一日，踏实奋进、追求卓越的
千金人。

因为热爱
所以执着
肖湘慧琪 王鑫

二

行走在港口街，尽管已看不到昔日的
景象，但仍能把我们带入那个时代的遐
想：1930年 9月 13日下午 1时半，红一方面
军总前委和司令部进入株洲镇后，驻扎在
中正街(今解放街)的恒和药号（1938 年改
为协丰长绸布店）。毛泽东住在靠近港口
街刘十四篾匠家竹器店楼上。一到住地，
毛泽东就在竹器店楼上搭着门板办公，还
先后接见株洲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的代
表，并进行了长达 4个小时的座谈会。

下午 3时，在恒和药号的木板楼上，毛
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会
议的主题是具体研究、部署红一方面军撤
长沙之围后的行动方针。

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会议基本统一
了认识，作出了进攻吉安的决定，并于当晚8
时发出《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的命令》。

9 月 14 日下午 3 时，毛泽东和朱德率
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机关的干部和警卫
连 160余人，离开株洲，沿着株萍铁路往湘
东、赣西方向前进。

总前委株洲会议，放弃攻打长沙、转
兵湘东、攻取吉安、发展赣西的重大决策，
避免了中央命令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将
会导致的重大伤亡，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创建和红军斗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三

在港口街，历史的记忆还远不止毛泽

东驻扎的刘十四篾匠家竹器店，毛主席早
期在株洲这个江边小镇从事革命活动的
光辉史实记载就有十二次，比如，1927年 8
月底，毛泽东从安源来到萍矿株洲转运
局，部署秋收起义，领导工农武装斗争。

如今，港口街上新中国成立前建造的
红木板老屋，似乎还在向人们讲述着一个
久远的故事。当你沿着麻石小巷经过这里
的时候，仍禁不住驻足停留，触摸历史的
沧桑。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府在
境内设分衙，称“株洲抚民府”；于港口建驿
运码头，历时三年沿港线渐成街市，港口街
因之形成。1915年，招商局购置 4艘轮船往
返于株洲、汉口，以载货为主，兼载旅客。其
时，港岸一线，樯桅林立，人聚如蚁。当年没
有火车、大道，运货或者出行，基本依靠湘
江的水路，顺着港口街往江边走，就是一个
很大的客运港口，港口街也因此而得名。

在大多数老株洲人的印象里，20世纪
三、四十年代，建宁街、解放街和港口街，
是株洲繁华所在地，有“解放街‘商’，港口
街‘宿’”这一说法。

解放街多商户，是贸易中心；而港口街
人流量大，是交通中心，且周围都是旅舍。
殷老是老株洲，他这样表示，株洲最早的火
车站——株洲南站，当时就位于港口街。

因为过往旅客多，旅舍随之“泛滥”起
来，“中华”“春和”等旅舍店名，殷老至今
印象深刻。“还滋生了一批在车站和港口
间穿梭，给人挑行李货物的挑箩人。”殷老
说，他们与周围的旅舍一起，构成了港口
街独特的风景线。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犯株洲，1938年
8月，18架日机在火车南站投弹100余枚，死
伤70余人，港口街的大多数房屋、旅舍也在

这场灾祸中被夷为平
地。其后，日军又多次
对南站附近轰炸，殷老
的父亲侥幸从战争中
活了下来，但其他亲人
却永远地失去了。现年
73 岁的殷老，是两湖

旅舍经营者的后人，也是这条古街历史变
迁的见证者。

四

“当年我们家就建在湘江边。”殷老指
着江边说，由于当时没有大堤，不仅是港
口街，整个株洲都经常面临“水灾”。日本
投降后，当地老居民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家
园，至 1949年，大部分民宅均得以恢复，房
屋结构大部分是木架篾织墙体，杉皮或小
青瓦屋面。

新中国成立后，港口街变得繁华起
来。中华旅舍被征用，是当时法院与检察
院的办公楼。市人民法院、市人民委员会
都曾经在港口街落户。“过去，港口街是株
洲的中心！”殷老自豪地说。

如今，时代变迁，这条街的古貌已不
复存在，一栋栋现代化的居民楼将古迹一
一遮盖。

1953年至 1957年，全国开始实施第一
个五年计划，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八个工
业城市之一的株洲，随着株洲南站的迁
移，港口街开始慢慢冷清下来。

五

“如今，这里只有几栋矮房了，而我，
就是最老的居民，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
殷老说，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玩伴大都搬
离了这里，港口街也只剩下几座老房子。

“如果可以，我想一辈子都待在港口街，不
想离开。”

据悉，为保护延续株洲历史文脉，株洲
河东风光带八景之一“建宁记忆”的规划设
计已正式确定，为湖南第一座仿汉代城楼。
根据《株洲市湘江风光带东岸初步规划》，
建宁港口至解放街一带，将规划为具有文
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的历史传统街区——

“老株洲”，全景展示建宁古镇风貌。
“ 流 水 带 花 穿 巷 陌 ，归 云 拥 树 落 山

村”。走在港口街上，望着仅存的几栋红木
板老屋，思绪飞转。好像见到熙熙攘攘的
人群，粗布麻衣，浆洗劳作，脸上却挂着幸

福的笑容；仿佛听
到小孩子上学去
时，挨家挨户的吆
喝；大人们上班时
走在青石板上的
回响。麻石路、坡
屋顶、风火墙、石
库门、木门窗……
这些老株洲的建
筑符号呈现出的
是老株洲的风情
与韵味。

党建文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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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株洲芦淞区建宁街道，
有一条古老的红色基因传承
街巷——港口街。

一

港口街是老株洲街巷文化
的一个代表。港口街因西街靠港
口而得名。此街，起于车站南货
房，终于沿江南路，街道长约 300
米。曾经，这里铺满了齐整的麻
石，一端蜿蜒至湘江轮船码头，另
一端则与现在的建设南路接壤，
路口便是株洲南站（今江天宾馆的

位置）。
这里交通便利，尤其是水路，上

达衡山、王十万、朱亭，下达易俗河，每
天都有几个班次的轮渡。20 世纪 30 年代

之前，作为交通最为便利的一条街，港口街
承接了当时大部分旅客住宿的任务。大大小小

的旅舍星罗棋布聚集于此，中华、春和、交通、两湖
……这些店名，至今还印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港口街”是已被改造过的。在闹市之中，穿过这
条长仅 300米、宽 3米的小巷，虽然说不上犹如世外桃源，但是静谧悠然。那些从前
的景象，只剩几栋矮房，而承载重任的轮船码头，早已不复存在。

街头一景。

港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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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10 月至 1997 年 10 月，
我在株洲市钨钼材料厂工作，这
里是我成长的平台，感谢一起工
作的工友，帮助我提升了自己。

那时，新华桥（原名红卫桥）
往东，坐公交车大致两站路，下车
便是钨钼厂。七车间是厂里的能
源供给车间，设有氢氧站、煤气站
等部门，我在煤气站工作了将近 6
年。这里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低，进
第一道厂门后，要经过右侧的灯
光球场、幼儿园，再下一个又长又
陡的坡，坡的左侧是一面水泥和
岩石砌成的挡土墙。墙较高，夏
天，墙上长满了爬山虎。下坡后，
右侧便是七车间。

我在化验室，所做的工作是
分析煤气的质量。化验室旁边，有
脱硫班、造气班和锅炉班，造气班
造气时，我们这儿便负责分析，分
析完了，把结果送到造气班去。开
始，我把结果一送上去，随即就下
楼来，从不在那儿停留。有一回，
造气班的文班长叫住我说：“小
欧，来呷一颗槟榔。”我接过来说：

“我很少呷这东西。”随即我看到
一大袋子糖，便问：“我听讲有个
叫 李 理 的 人 结 婚 哒 ，哪 个 叫 李
理？”大家笑着说：“你看哪个叫李
理？”真李理很快就让我猜了出
来，是一位瘦瘦的、小个子年轻
人，显得比较机灵。

那个时候车间的80多个职工
里面，约有半数是年轻人，团支部
开展活动，印象深的是骑车去大京
水库。从工厂出发，骑自行车去渌
口区的大京，单程都需要两个多小
时。我们那会儿很年轻，也就乘风
乘兴不知疲倦地骑，到了大京后，
划船、打牌、照相，玩得热闹。为了
省钱，我们中餐只吃面包，玩到下
午，又劲头十足地骑车回家。

每逢工厂的联欢晚会，每个
车间的团支部都要出节目，我也
会在里面客串。1992 年工厂办的
联欢会，我出的节目是配乐诗朗
诵。当时选的是刘再复的散文诗
《地上有着无数太阳》，配乐为贝
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至今记
得这首诗的开头：我会永远爱着
太阳的，我的光明之源……

采访钨钼厂的劳模李素梅，六
车间的车间主任和党支部书记都
很热心，领我在车间内看实景，并
安排我跟李劳模面谈，采写第一手
资料。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写人物通
讯，虽然是一个愣头青，但我态度
认真，书面拟了个采访提纲，从一
列到十，把我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
列了进去。李劳模不到40岁，身材
高大丰盈，穿一身蓝大褂工装，厚
道和蔼。见面后，我没好意思将纸
质的采访提纲拿出来，对着提纲逐
条问，太学生气了。我们就像聊天，
聊了一堂课的时间，只觉得她很谦
逊，似乎这都是她分内的事。

题为《拉丝拉出光明曲》的稿
子写好后，经六车间党支部书记审
核，再拿到厂宣教科去盖章，宣教
科的王科长叫我立马送到株洲日
报社的政社部去，交给政社部主
任。我不知道发稿程序，便照着去
做，运气还不错，一去就遇到日报
社的政社部主任。他翻看了一下稿
子，嘀咕道：“你们这个王科长，怎
么这时候才送稿子来呢？”当时离
三八妇女节只有三四天了，那个时
候没有邮箱，都是纸质的手写稿，
我们送稿的节奏确实慢了一拍。我
对稿子能否发出，不抱多大希望。
没想到，政社部主任抱怨我们送晚
了稿子，却还是给予我们大力支
持，就在 1996 年 3 月 8 日当天，此
稿在《株洲日报》2版头条登出。

工厂的那些过往
欧阳光宇

老照片

有人这样说过，沿着一句陈
年的土话，可能走进一段原生态
的生活。

去年底，我买完电脑，发票随
手往兜里一塞，过了几天，怎么也
找不到那张巴掌大的水红色发
票。想起女儿早几天洗过衣服，我
一着急便冒出一句以前的土话，
问女儿：“洗衣服时看见我兜里一
张飞子吗？”女儿愣了半天：“什么
妃子，还皇后呢？”老婆解释说：

“就是买电脑的发票。”女儿嘟囔
着：“莫名其妙。”

我 的 老 家 醴 陵 以 前 都 这 么
叫，就是那些有字的小纸片都叫
飞子，包括各种发票和票据，甚至
管百货商店开票的结算员叫“开
飞子”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时每
个百货商店都有传递飞子的装
置，绷着笔直的铁丝从结算员的
柜台前牵出，辐射到各个售货柜
台上，有点像地图上的航线。各柜
台的售货员收了顾客的钱，在票
据上填好品名、价格、数量，然后
叠在一起，夹到穿在铁丝上的票
夹里，“嗖”的一声甩出去。那夹子
沿着铁丝飞到高高在上的结算员
手中，结算员算好价钱找好零钱，
又“嗖”的一声把那票夹甩向售货
员。票夹带着票据在空中飞来飞
去，令人眼花缭乱，那可是名符其
实的“飞子”啊。

可别小看那些四指宽轻薄得
可以飘起来的飞子。不仅在日常
的生活中离不开它，有时候还能
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生死。那
时，乡下人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
接的时候，要想到粮站买到 9元 5
角钱一石（一百斤）的返销粮，就
凭大队书记手下写的一张飞子。
那时电话比较稀少通信不方便，
求人办事也是写张飞子。20 世纪
70年代，我想当兵，连续体检两年
都合格，但因家里的历史问题，政
审通不过，父亲找到在县人委会
工作的远房伯父，请他给公社武

装部长写了一张飞子，才让我进
了梦寐以求的军营。

女儿这么一嘟囔，让我也觉
得有些纳闷。这“飞子”的叫法是
有些过时和土气，叫了几十年甚
至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写成

“飞纸”还是“飞子”呢？写“飞纸”
形象准确，写“飞子”亲切可爱，人
们称呼自己喜欢的人和东西不都
习惯在后面加个“子”字么？如同
昵称或者小名。正在犹疑间，想起
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散文《翠
湖心影》里说，在西南联大时，昆
明人也管这类写着字的小片叫

“飞子”，便觉得陡增了几分底气，
也算是言之有据啊。可惜那是多
少年前的叫法，也不知道现在的
昆明人是否还像老家人这样亲切
地称呼这些小纸片。

前段时间到海南岛开会，会
议之余在海滩散步，远远看见一
对年轻男女吵架，听口气应该是
一对恋人，男孩子将一张纸撕碎
摔在女孩子的脸上，扭头便走了。
女孩子没去追恋人，而是回过头
抓纷飞的纸片，口里大喊着：“我
的飞子。”小纸片在海风的鼓动下
起伏着，像一群翻飞的白蝴蝶飞
向海浪。女孩双手在空中乱抓，不
顾一切奔向大海，旁边的游人将
女孩抱住，女孩眼睁睁看着那群
白蝴蝶消失在大海上，无助地叫
着：“我的飞子……”

我不知道这张飞子上写着一
个男子对女孩的誓言，还是爱的承
诺，反正这张飞子对于这个女孩来
说，一定像当年改变我的命运的飞
子一样珍贵。遗憾的是，它已化作
一群蝴蝶随风无情地飘走了。

也不知道那女孩老家管写有
字的小纸片叫飞子，还是她也读过
汪曾祺先生的《翠湖心影》，反正她
用标准普通话像母亲叫儿子一样
呼唤着“飞子”的声音，一下子拨动
了我的心弦，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
感觉，可惜不知道她哪里人。

飞子
江剑阁

旧事

团支部活动时的集体照。


